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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鹰嘴岩，我去过很多次。
最先到达鹰嘴岩的，是我的眼睛。 我家就

在与这个地方隔江而居的半山腰。 每天出门，
眼睛一抬，对岸的山石树林便自动入眼。

本来长于山林，对山石草木见惯不怪。 鹰
嘴岩，也无非是稍远一点的山，模糊了模样的
树，岩边略微平整点的田地，田地间零星点缀
着的青瓦白墙的房屋。 这些，我周边都有。 所
以，并不好奇。却也不忽视。太熟悉，便油然而
生出许多亲切感来，就如相亲的家人，就如相
伴的朋友，就如门前的花，就如屋旁的树，常
驻在自己生命里。

后来离开儿时生长的地方， 安居在这座
滨江的城镇，离鹰嘴岩便近了许多。 像是某个
远亲，一下子成了近邻，莫名地有些激动，时
时念叨着，要去走动走动。

第一次是骑摩托车去的。 下主公路往鹰
嘴岩方向是一条窄窄的机耕道， 我骑着红色
的“蚂蚱车”小心翼翼爬行在起伏不定的路面
上。 后座上的老友，配合着车身的颠簸，假装
受到惊吓，故作姿态地大呼小叫几声，随后又
肆无忌惮的哈哈大笑，热闹了整条路。

爬行许久， 到了挂着村委会牌子的一顺
溜屋前，停下车。 不敢往前骑了，那条斜坡的
路，人走上去恐怕都吃力。

事实上， 真走上去也还顺当。 说说笑笑
间，就站在鹰嘴岩的岩嘴上了。

我是那么无所畏惧地走向岩嘴最前端，
企图找寻凌空翱翔的体验。 这时身后老友的
惊呼货真价实，小心，小心，危险……

已经站在了岩石的边沿，站得很稳，也站
得有些恍然。 我凝望了那么多年的山崖，现在
就在脚下。 居然，可以亲身站在这君临幽深的
河谷及浩荡东去的长江的岩石尖上。 望了那
么多年，其实没有看清，这险崖参差。

这里一壁一壁的岩崖错落地摆在长江南
岸， 摆得极有层次感。 右边的一壁山崖微弯
着，像一把巨型圈椅的靠背，崖底略平的田坝
间稀疏地点缀着些房屋。 那些房屋东一处西
一处地座落在那里。 因为背有靠山，所以立得
那么稳。 脚下的这壁山崖与左边一面山坡紧
紧相连， 那面坡斜着躺在那里， 一直斜到江
边。

对岸也是连绵起伏的群山，江南江北，千
山万壑。

我看向对岸曾是我的家的那块地方，层
层梯田形状的平坝， 托起一片一片有些杂乱
的绿色，我确信那里蓬勃生长着的，不会是庄

稼或者蔬菜，而是，野草，张牙舞爪肆无忌惮
往四周扩张的野草。 那里，就连断壁残垣，都
没有了。

赶快收回目光。 视线自然下落，落在千仞
崖底模型般的房屋和弯弯曲曲的路上。 又一
阵恍惚袭来，脚底心也有些发软。 可我仍然固
执地站着，临着风，看流云穿梭变换，看江水
缓缓东流。 这些风景，别处也能见，可如果没
有悬空的石崖，没有崖上的恍惚，没有徐来的
轻风， 没有风中的迷蒙， 纵是流动着的云或
水，怎么会有流入心底的悸动和温柔？

脚下的山崖，不只是深陡险峻，还有一些
神奇的传说。 据说崖面上有个几尺长的脚印，
是神仙留下的。 我仔细到处找了找，没找到。
还听说曾经有几个孩子在崖边玩耍， 其中一
个孩子失足摔了下去，落到一半的时候，突然
一阵神奇的大风将孩子准确吹落到山腰的凹
处，等到人们半夜找到他的时候，发现他昏睡
在那里，毫发无损。 故事说得有鼻有眼，孩子
也是有名有姓， 现在已长大成人， 并小有成
就。

如果在他处，听闻这些离奇之事，你会半
信半疑。 但当你来过这块长出这些故事的土
壤，在这里行走过，伫立过，凝神听过风看过
云， 俯视过脚下千奇百幻的崖壁和万物竞秀
的崖底，你就会深信不疑。

初次探望，时间很短，流程简单，心却踏
实了，夙愿终了的踏实。

后来时不时也去，和家人，和朋友，三五
个，或者一大群。 彼时开着轿车，行驶在机耕
道上，愈加困难，却愈加兴致盎然。 好像越难
以到达，此行就越是意义非凡。 每次去，都不
是为游山赏水，也不是与自然相亲，就是因为
想念了，去见一见。

遇见好的想恒久，遇见坏的想改变，人心
总是如此。 我以为，这种不定时来来去去会成
为常态。

直到某一次，我去的时候，发现我生活中
的鹰嘴岩已经旧貌新颜风光无限了。

改变是从路面开始的。 还没到每次由主
路转入的机耕道， 便发现往鹰嘴岩方向有一
条宽阔的柏油路，四车道，车行路面，有种行
云流水的畅然。路上车不少，来的，去的。回想
以前走机耕道的时候， 就如行走在自家田园
里一样，安静，无人打扰。

接近鹰嘴岩的地方， 一大片楼房奇迹般
耸立着。 心房里一下子便弥漫起陌生的迷雾，
梦一般的恍然。 像是相处的亲人，在不被注意

的时候去整了个容，好看了，也遥远了。
当然不能因为熟悉的人不再熟悉， 便否

认曾经的相识，便以路人相待；当然也不能因
为爱着的地方渐变陌生，便假装未曾熟知，便
漠然相向。 对的方式，应该是，记住它曾经伴
随自己生活里的模样，在保鲜的记忆中存放，
那一分一毫的观望或触碰的痕迹， 那一点一
滴观望或触碰时内心的悸动。 然后，满怀欣喜
地去接纳它崭新的容颜。

是真的接纳，也是真的满怀欣喜。 在立于
正对崖嘴的山头彰显着典型现代风情二层观
景小楼的楼顶，坐在藤编长椅上，仰望蓝天，
肺腑清凉，寻常浊气荡然无存。 平视出去，对
岸整片连绵的山脉一下近了起来， 山巅伸手
可触。 我就那样长久地凝视着对岸的山，假装
我家那一长排土墙青瓦的房子还在， 假装我
只是贪玩到新来的邻居家串了个门， 该归家
的时候， 凌空一翅便可落在在门前院坝里玩
耍着的童年身影上，奔跑着，欢笑着。

楼顶的人多了起来。 人多的热闹很容易
冲淡沉思者无可名状的百感愁情。 便觉得这
只是换了地方的市井之地，说笑的人群，认识
不认识的或客气或热情的招呼， 手里拎着的
大袋小袋水果零食，忙着拿出来，摆放到各自
配在几把圈状藤椅间的藤编桌子上。 感觉到
瘦弱的小桌承受不了突如其来的重压， 皱眉
苦脸地，有些颤抖。

适才内心的空旷一下被填满了， 急需一
个地方，一个可以降解人心累赘之物的地方。

起身，下楼。
一条木板铺起的小路有些僵硬地往前延

伸，每一弯都拐得痛苦艰难。 全然不似原本那
混有石子的泥巴小路，弯弯曲曲自然又随性。
就像去美容店拉了面皮的脸，平整光滑，皱纹
无踪，而丰富的表情也随之而逝。

踩在木板路上，犹如踩在虚空之中，心是
悬吊吊的。 盼着快走到前端，一脚踏在崖端的
岩石上，踏踏实实地站在那里，站到风停，站
到雾起，站到暮色深浓，站到星月交辉。 以前
每次，都没有站这么久，以为它总会在那里，
原模原样地等着我，任何时候来，迎接我的，
都是毫发无改的模样。

原该知道，万古以来，天地时刻在变。
很久，很久，不再去鹰嘴岩。 鹰嘴岩逐渐

模糊成一个巨型的符号， 记载了一种情结的
强烈，也标志着一种情结的结束。

过了些年， 听闻鹰嘴岩所在的柳坪村建
了景区游客中心，看见许多发在网络的照片。

不久， 又听说游客中心毗邻， 建了个民
宿，叫三峡院子。 然后朋友圈又是铺天盖地的
照片。

终于经不起诱惑，又去了。
白壁青瓦的建筑， 漆成深褐色门窗的方

框， 密集地摆着方形小条桌和圆形小座椅的
餐厅， 琳琅满目的货物排在货架上挂在墙上
摆在门边，一片一片空阔的停车场，看上去就
是游客中心的样子。 与其他地方略有不同的
是，还建有一个小型水上游乐场，各项设施花
花绿绿的颜色， 开开心心玩耍的孩子以及陪
孩子的大人，繁华热闹无比。 鹰嘴岩变身为深
远的背景，衬托着这热闹，这繁华。

穿过宽阔的停车场，继续前行二十米，陡
地往左一拐， 便看到敞开着的上方覆着茅草
的大门。 可容一辆车前行的石板路和门外的
马路无缝连接。 石板路下方是密密生长着茸
茸细草的草坡，中间寥寥几株果树，柔弱小草
仿佛有了支撑，寻常果树似乎担着责任，兀自
多了几分遒劲。

一排参差在路的上方墙基顶端的木屋俯
瞰草坡，两米左右的墙基涂成炭岩色，黑黢黢
地， 上面做着以假乱真的栈道和带窗的小阁
楼。 真正的木屋犹如悬崖上的仙居， 叫人相
信，在这里，的确可以入住成仙。

再往前， 造型各异的房屋极为随性地摆
在它应该摆放的地方。 最为显眼的是一条长
廊，廊外木板铺就的露台默默地等待着。 廊上
廊外桌椅齐全，它们都是主人，庄重肃立着迎
接到来的每一位宾客。 任何人一进入院子，一
眼就看到这条长廊， 就会不自觉地顺着石板
台阶一级一级走下去，经过精心打造的景观，
石磨，流水，池塘，池里的水草和小鱼，也不驻
足，一直走到廊前，穿过长廊，站在露台上。 目
光睃巡一圈，停在西南方向，鹰嘴岩，在热闹
的游客中心和独具情调的民宿院落的映衬
下，落寞又忧伤。

那里，被圈在尘世之外，再不能够到达。
再也不用到达。
只是对着鹰嘴岩，默默祈祷，红尘内外，

我们各自安好。

鹰 嘴 岩 随 想
刘红梅

经过了一学期的艰
苦奋斗， 又迎来了一个
漫长的暑假，呆在家中，
又是无聊又是悠闲，除
了有作业相伴， 一切都
显得清静了许多。 但，自
从有了一个活泼可爱，
甚至还颇有幽默感的妹
妹， 我们每天都沉浸于
欢乐与搞笑的境界中。

一到了早上， 我还
得趁机补个懒觉以免白
天没有精力。 这时，妹妹
则会偷偷从床上滑下
来，打开卧室门，之后又
踮起脚尖， 蹑手蹑脚地
来到走廊中， 打开我卧
室半掩着的门，潜进来，
又打开窗帘， 故意让烈
日透进来，朝着我，大声
喊道：“哥哥! 快起床!太
阳晒屁股了!” 实在是让
我们不禁捧腹大笑。

一次， 妹妹莫名其
妙打了我一下， 我有些
生气，便使出打招：“哼！
让你打我， 我把你扔出
去！ ” 可妹妹却撒娇的
说：“不把妹妹扔出去，
妹妹那么乖啦。 ”听了这
话， 就是连凶恶的歹徒
也会软下心来。 不过，这
句话却成了我们家几天
的笑点！

夏虽闲， 但有妹则
不闲。

夏虽闲，
但有妹则不闲

魏骁阅

转眼间，又到了脆李成熟了的季节。
沥青路，一辆辆灰白色的小卡车从巫山乡镇向

县城缓缓驶来，卡车上是一箱箱绿色的纸盒。 西转
盘的南峰小学 B 区正值放学时分，路边放学的孩子
指着小卡车问老爷爷：“爷爷，你说这卡车里装的是
什么呀？ ”头发斑白的老爷爷微微一笑：“孙孙，这是
脆李，巫山脆李子，里面的这些绿疙瘩可是我们巫
山县的宝贝哟。 ”

多少年前的盛夏时分，正值放学时分，回到水
厂的外婆家，外婆会拿着几颗硕大的脆李，看我跑
来，便递上一颗，放入我的嘴中。我现在已经不记得
我初次尝到李果时的感觉，它的味道虽然没有烟台
苹果那样甜腻，也没有香蕉那般柔滑，只记得我吧
唧吧唧将脆李狼吞虎咽之后，会抄着手给外公背诵
上课时语文课上老师教的古诗词。至今记得课外读
物上那首曹丕的《与朝歌令吴质书》中有一句：“浮
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 ”

是啊，夏天吃李子，这正是巫山人独有的专属
浪漫。

巫山脆李，又名巫山大李子，种植始于唐宋年
间，以果形端庄、质地脆嫩。 汁多味香而闻名。

长大后，打开印有“巫山脆李，李行天下”字样
的包装箱，是一颗颗玲珑的脆李，青绿可人的色泽，
那入口即甜的润泽以及表皮上薄薄的白霜，总让我

想起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里绿水白云绕青山，想起
了乡亲们改变家乡面貌所流下的汗水。

艳阳高照，步入巫山县城，顺着长江一直向西
走，随着山间路，穿过“山路十八弯”，便移步换景到
了曲尺乡，曲尺乡中羊肠小道曲曲折折，悠悠巫山
云雨之下，乡野状若曲尺，因此老巫山人常常叫此
地为曲尺盘。

曲尺盘，是外婆乡。
漫山遍野的李子树染绿了江岸，青青脆李掩映

其中，我们在百年的夯土墙木结构的老房子下停下
来歇凉。老屋屋檐下，外婆在李子树下眯起眼，外婆
已两鬓斑白，外婆指着山坡上的李子林，脸上的皱
纹舒展开来，说出一句：“一片绿色，好安逸喏。 ”柑
园村的老伯伯告诉我们，前些日子，权发村下起了
大雨，雨下得很多，树上不少脆李果子落了地。外婆
有些惋惜，又回忆道，早年间，村子里李子成熟时，
因外公徒弟家的李子数量太多，外公家总是吃不完
的李子，外公的徒弟们也总会背扛一些李子送到城
里的码头去卖。 装李子的麻袋子从背起到放下，要

走过崎岖的山路，徒弟们气喘吁吁，过去的李子不
到一毛钱一斤，一天背一趟，大概会卖七八块钱。外
公说：“卖李子，完全是在卖辛苦钱……”

而今时分，西转盘的大宣传屏上常年立着一块
T 形广告：“李行天下”。 李子熟了的季节，一个多月
里，巫山县城大街小巷，摆满了新鲜的李子，一家家
水果店门口打包待寄的李子一箱一箱堆成了山。一
家家快递公司亲自到村，到水果码头，现场收货打
包，24 小时不停地围着脆李转，急急地把几十万吨
脆李发往全国各地。 那一个月，巫山脆李不分白天
黑夜，坐着飞机、火车、汽车满天满地在飞，在跑。在
成都、北京、上海等地的超市，巫山脆李的价格一般
都在每斤二三十元以上。 在巫山本地市场，脆李稍
好一点都在每斤十元以上； 一般也得四五元一斤。
这已然是远远超过当年外公的徒弟们肩挑背扛的
价格。

上万亩的一棵棵巫山脆李树， 绿了巫山两岸，
富了巫山人民。 巫山脆李经历了上千年历史的咀
嚼，历经了长江万里的滚滚波涛，徜徉在巫山云雨

中，被十几万果农汗水浸泡，经千年历练，中华名果
终李行天下，一批批返乡就业的青年，接过祖辈的
农具，脚踏家乡的土地，由衷地唱着一首首极具巫
山特色的情歌：

“李子没得墨李子圆，墨李子没得大李子甜，哥
嘴没得姐嘴甜， 去年今日吃一口， 今年今日还在
甜。 ”

“放牛放到李树垭，半树李子半树花，心想摘个
李子吃，边吃李子边看花。 ”

“情妹当门李树高，过路上下抱着摇，心想摘个
李子吃，又怕没熟涩舌条。 ”

“李子花开嫩悠悠，哥在对门把妹逗。心想赶快
跑过去，一无桥来二无舟。想飞不是麻鹞子，想喊妈
在屋里头。又是喜来又是怄，又是急来又是羞。汗水
犹如撒豌豆，心里好像猫在抠。 ”

情歌悠悠，在山间久久回响，柑园村的果农们
仍然在忙碌着， 汗水顺着他们的脚杆往下流着，头
顶上，仍然是流淌万年的巫山云雨，脚下走的是一
条强县富民的新时代康庄大道。

青青脆李
周子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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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恋城

女子在山巅眺望 男子在江上捉鱼
你想象中的片断是这样子么
不？ 还是应该有个性张扬
当你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神女的高度
恋城的魅力就凸显了
假如你想来一次感同身受
就不必特别在意十二个金钗的频频回眸
要注重热恋者触电的感觉
甚至还可以让那个风流千古的襄王
长叹一声相见恨晚……

东边·西边

东边日出西边雨
如果把日出的地方确立在巫山
那么西边呢？
显然 刘禹锡卖了关子
当时他跻身于夔州府衙心情并不愉悦
于是就对巫山有了想法
西边 西边即使偶尔飘过一阵雨
也要借巫山一片云……

大昌摘韵

大昌 真正是应验了一句俗语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只有城门口那株黄桷树
像一个饱经风霜忠于职守的侍者
终日里做出恭迎的姿势
蕴含于古香古色里
就绝不是你的目光轻易能打探得到的
必须寄厚望于来日
我很想把大昌翻动三遍
掀开它深邃的寓意……

巫山之上
（组诗选）

冉晓光


